
雷婆头峰有灵气，潘天寿
喜欢笔墨，二者投缘
一粒中国画的种子
在充满乡音的土壤，植下

樵牧的少年，生长
沟壑、岩崖、山峰的意境
艺术的魂，随着岁月
沉雄而奇崛，苍古而高华

山水似画，有山花野卉
你挥毫天然成趣
将兰花般的粗放野逸
起伏，画中的情感呼吸

山河的轮廓，草木的线条
你灵动成指画的神韵

诗书画印，着墨最多的
还是那高风峻骨

春天了，心蓄满峰峦倒影
透出浦水涛声絮语
等你，还有荷塘那水牛
方岩那雄鹰

潘天寿故居

故居，就像晚霞
收藏雷婆头峰的影子
聚起，敬仰的目光

此刻，山光与水色
在江南邂逅成一种暖意

有啁啾的鸟，啄破
另一种孤冷的模样

荷花，盈一池暗香
与兰花清新时光
而鱼，灵感似水
徜徉红尘的悲欢与离合

山岩的险，被一种艺术
立起，又被一种意志
攻破，像你的生命
高山而仰止

至今，一片瓦、一角檐
还缭绕尘事烟火
而你，在故乡的山岩上
眺望，远方的山水

雷婆头峰（外一首）

应满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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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访群山环绕绿树掩映的和
鸽村已好多天了，时至今日，仍
在想着它。

我先想到了它的过去。
据 《北仑地名志》 记载，和

鸽村原名“何夹岙”，其先民系
明隆庆年间 （1567-1572） 从宁
波西门外张家潭迁入。村内有二
鼎庙，传说庙内菩萨姓何，村子
又处狭窄之山岙，故名何夹岙。
读志到这里，我的脑里便浮现出
如下的情景——

四百多年前，初春的一天，
宁波西门外的一个村子里，几户
张姓人家正愁眉苦脸：收成不
好，田租又提高了，照这样下
去，一年苦到头还不够交租，这
一家老小如何养活？长吁短叹之
中，有人灵光一闪：要不，我们
到远处去看看？说不定有一处荒
山僻野可容我们安身呢。既已走
投无路，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
第二天，各家的当家人相约着，
带上一包冷饭，一起外出找活路
了。

渡过甬江，四顾茫茫，不知
路在何方。他们迎着初阳，只向
东边走去。顺着官河边的纤路，
穿过田畴间的阡陌，蜿蜒前行。
快中午时，看到前面有一座山
岭，顿时有了一点希望：岭那边
莫非是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可是
过了岭，只见两边是山，中间还
是田 地 和 村 庄 。 不 死 心 的 他 们
沿右边山脚继续向前，走啊走
啊，眼看到了黄昏时分，估摸
着 已 经 走 了 百 把 里 路 ， 有 人
说，要不，我们走进山里面去
看看吧。他们就沿着一条清清
的溪流拐向右首山谷。谷越来
越深，路越来越小，人烟也越
来 越 稀 少 。 走 了 十 来 里 山 路 ，
天将黑时，他们进入了山谷深
处，再也看不到炊烟、听不到狗
吠了。他们在一个避风的坳地歇
下来，点篝火，吃冷饭，小小心
心过了一夜。天亮后，登上高处
细细察看，只见这里松竹满山，
郁郁葱葱，当即就决定把家往这
里迁了！

搬来乱石垒墙，砍下杉树做
梁，割来茅草当瓦，披荆斩棘，
筚路蓝缕，创业的艰辛有谁知
晓？但不论多苦，张家人还是在
这里站住脚跟了！荒山踩出小
径，野坡开出新地，溪涧架上木
桥，小院围上竹篱。老话说“靠
山吃山”，凭借这取之不尽的森
林资源，何夹岙的张家人，鸡犬
桑麻，子孙繁衍，人丁越来越兴
旺！

人丁越来越兴旺，并不意味
着日子也越来越兴旺。这山山岙
岙的，想丰衣足食谈何容易！虽
说靠山吃山，但山里人也只是靠
番薯干饭勉强填饱肚子。到岗头
墩斫柴，去深涧边拗笋，坡地种
几畦番薯萝卜，山中打几只野兔
角麂⋯⋯要想买一斤油盐两尺粗
布，就得挑柴担、背毛竹，走崎
岖小路出山岙，到清水桥装上
船，再运到大碶头或柴桥街的集
市上换成钱。日出而作，日落而
歇，吹风淋雨，流汗洒血，几百
年就这样过去了。

终于，同全中国其他地方一
样，何夹岙也迎来了五星红旗。
经历过长期的兵荒马乱，人们多
么 盼 望 能 有 永 久 的 和 平 ！ 1950
年，画家毕加索画了一只衔着
橄榄枝的飞鸽，智利诗人聂鲁
达称它为“和平鸽”。几年后，
何夹岙成立高级社，热爱和平
的 张 家 人 就 按 谐 音 把 “ 何 夹 ”
改为“和鸽”。这一改，也许是
好日子到来的预兆。半个多世
纪来，岙里人的生活，芝麻开
花，节节高了。

这就有了和鸽村的今天。
如今，和鸽岙的山林依然郁

郁葱葱，一阵风吹来，绿涛滚
滚。但今天的和鸽人不再以斫柴
为生，满山的木材毛竹也不再成
为主要收入来源。村里是一色的
新房子，造型千姿百态。光彩夺
目的外墙，设计别致的阳台，宽
敞舒适的院子，每一幢都像是度
假别墅。在蓊蓊郁郁的树木花草
簇拥下，房舍更透出勃勃生机。
村里还有一片呈“U”字形的二
层楼房，房前绿色场院中间一块
大石头上镌有“民和怡园”四个
大字。问村里人，原来这是村里
的“老年房”，专供生活没有依
靠的老人居住。

年轻人多外出工作，住在村
里的是悠闲自在的老年人。做盘
扣、服装小饰品、虎头鞋、剪纸
等工艺品的老人，以此消闲；一
个排着课桌的房间，是“和鸽村
老年学校”；老底子根本不知道
什么叫“文化生活”的“岙里
人”，现在有上老年大学的，有
唱歌的，有演戏的，晚上还有许
多人跳广场舞⋯⋯

鳞次栉比的房舍，是和鸽人
的武陵桃源；郁郁葱葱的群山，
是和鸽人的森林氧吧。难怪有人
用“天堂”来形容这里呢。

我思绪飞扬，不由自主地又
想到了和鸽村的明天——绿色的
和鸽岙应该有大手笔来再次创
业。

走上高处俯瞰，水库分开两
翼，恰似展开双翅的和平鸽，我
就想，能否干脆把这 水 库 改 称
为“和鸽湖”呢？你看这边的
二鼎庙和那边的八大坑各为一
翼，周围满山的茂林修竹是它
丰满的羽毛。就借毕加索的鸽
子 作 湖 标 ， 把 一 个 可 以 观 赏 、
可以游玩、可以采摘、可以品
尝的绿色“鸽子”呈献给天下
人吧。

这里将是一个游览胜地，各
地客人纷纷来此闻花香、听鸟
语 。“ 返 景 入 深 林 ， 复 照 青 苔
上”，青山绿水原是自然天成，
那就少一点人工雕琢 ， 多 留 下
天然姿色：本是曲曲折折的山
道还是曲曲折折；本是卵石满
地的溪涧仍旧卵石满地；想上
山看“全副猪羊石”、看“大刀
岩”，依然要十分费劲地攀登；
得 大 雨 后 才 能 看 到 的 大 瀑 布 ，
仍只在大雨后才能看到。无论
是 香 樟 树 、 毛 竹 林 还 是 灌木野
花 、 野 兔 松 鼠 ， 凡 是 原 来 有
的，一定不要让它消失；无论
是 塑 料 袋 、 快 餐 盒 还是糖纸酒

瓶、瓜皮果壳，凡是原来没有
的，一定不要让它出现。

这里也是一个运动佳处。游
客来此，可以登山，可以戏水。
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让游客上
绿海林涛去感受“踏遍青山人未
老”“无限风光在险峰”，下碧波
清涟去领略“不管风吹浪打，胜
似闲庭信步”。

由林、湖辐射到整个九峰山
社区，一个个村庄可分别开辟出
体验区、品尝区、购物区、餐饮
区、下榻区。

去体验区，春天挖毛笋、采
茶叶，秋天掏番薯、摘柿子，或
到牧场喂鸵鸟、梅花鹿，或上作
坊看茶叶烘焙、桂花加工、手工
年糕制作；去品尝区，尝尝米馒
头、灰汁团、番薯饼、年糕片、
糯米浆板、沙炒倭豆、笋脯黄
豆；去购物区，特产有茶叶、笋

干、索面、蜂蜜、腌冬瓜、菜蕻
干、白峰年糕、塔峙桂花、春晓
金橘饼、大榭萝卜干，还有“塔
峙大阿嫂”的各种美食，纪念品
有九峰竹艺、微缩的竹制家具农
具⋯⋯苍翠的九峰山下、如镜的
和鸽湖畔，自己的东西多得很
呢。

当然，这绿树环抱中的湖边
村落，更是餐饮歇宿的好去处。

“莫笑农家腊酒浑”，山中餐饮有
山珍特色，绝不与别处雷同：不
妨蔬菜素食为主，多些瓜豆薯
菇，未必生猛海鲜，更不要野味
珍兽。至于在这参天树下、盈盈
水边过夜，当然要有别于城中的
彩灯歌舞、醉眼蒙眬。让游客或
体会“松月生夜凉，风泉满清
听”，或领略“山中一夜雨，树
杪百重泉”；春气暖时感受“虫
声新透绿窗纱”，夏色浓时观看

“碧天如水夜云轻”，秋意凉时尝
试“卧看牵牛织女星”，冬雪白
时欣赏“千树万树梨花开”⋯⋯

以森林为依托的和鸽湖，将
是一个综合性的大景区，人人珍
爱。到那时，每到假日，会有成
千上万的人说：“今天我们去和
鸽湖。”

从一穷二白、叩石垦壤的何
夹岙，到鳞次栉比、安居乐业的
和鸽村，再到山水如画、游客如
云的和鸽湖，我遐想联翩⋯⋯

畅想和鸽村
张仿治

“春城无处不飞花，寒食东风御
柳斜。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
五侯家。”这首 《寒食》 诗，是唐代
诗人韩翃最知名的作品之一。因着
这首诗，人们记住了一个古老的传
统节日：寒食节。

寒食节的起源据说跟介子推有
关 。 春 秋 时 代 ， 公 子 重 耳 逃 亡 在
外，生活艰苦。最最困苦的时候，
介子推等重臣忠心耿耿地跟着他。
重耳流亡到卫国，饿得不能行走，
众臣采野菜煮食，重耳不能下咽。
介子推偷偷躲进山沟，从自己腿上
割下一块肉，用野菜煮成汤送给重
耳 。 重 耳 接 过 来 狼 吞 虎 咽 吃 个 精
光，这才问从哪来的肉菜汤，旁边
的大臣告诉他事情的原委，重耳感
动得泪如雨下。后来，重耳回到晋
国，做了国君 （即晋文公），封赏有
功 之 臣 ， 唯 介 子 推 带 母 亲 隐 居 绵
山，不肯出来领赏。晋文公无计可
施，只好放火烧山，逼其下山。谁
知介子推母子宁愿烧死，也不肯下
山，最后母子相抱被烧死在一棵大
柳树下。

为了纪念这位忠臣义士，晋文
公下令将绵山改名为介山，并修庙
立碑。同时，还下令在介子推遇难
的这一天“寒食禁火”，举国上下不
许烧火煮食，只吃干粮和冷食。

人们崇尚介子推的气节，“寒食
禁火”的习俗被流传下来，形成了
寒食节这个特殊的节日文化。汉代
以 前 ， 寒 食 节 禁 火 的 时 间 较 长 ，
以 一 个 月 为 期 。 整 整 一 个 月 都 吃
冷 食 ， 对 身 体 实 在 不 利 ， 汉 代 改
为 3 天。随着历史车轮的滚动，寒
食 习 俗 扩 散 到 全 国 各 地 ， 成 为 民
间第一大祭日，并逐渐与清明节融
合。

寒食节亦称“禁烟节”“冷节”
“百五节”。它最早源于远古的改火
旧习。古人在这个季节要进行隆重

的祭祀活动，把上一年传下来的火
种全部熄灭，即“禁火”，然后重新
钻燧取出新火，作为新一年生产与
生活的起点，谓之“改火”或“请
新火”。“改火”时，要举行隆重的
祭祀活动。“禁火”与“改火”之间
的 间 隔 时 间 ， 史 料 有 三 日 、 五
日 、 七 日 等 不 同 说 法 。 在 这 段 无
火 的 日 子 里 ， 人 们 必 须 准 备 足 够
的 熟 食 以 冷 食 度 日 ， 即 为 “ 寒
食”。寒食节的日子为“夏历冬至
后 105 日，清明节前一二日”。是
日初为节时，禁烟火，只吃冷食。
在后世的发展中，寒食节逐渐增加
了祭扫、踏青、蹴鞠、斗鸡等风俗。

寒食节是中国传统节日中唯一
以饮食习俗来命名的节日。人们不
禁要问：寒食节吃什么呢？寒食食
品包括寒食粥、寒食面、寒食浆、
青精饭、青团等。冷食当中，青精
和青团流传得最多。青精，就是乌
饭，用糯米染乌饭树叶之汁煮成的
饭 。 青 团 ， 就 是 用 艾 青 做 成 的 食
品 ， 如 人 们 通 常 所 说 的 金 团 、 麻
糍、青块等。这种食品易于保存，
够吃三五天。

这些食品的重要辅料之一——
艾草，不仅清香美味，还是民间常
备的一味中药。孟子曰：“七年之
病，求三年之艾。”意思是说，七年
之病很顽固，但三年以上的陈艾却
能治愈它。

“家有三年艾，郎中不用来。”
艾 是 我 国 的 传 统 中 药 ， 能 散 寒 去
湿，活血化瘀，疏经通络，固本扶
阳。艾可以用来治疗腹痛腹泻、月
经不调、关节肿胀、肌肉酸痛、咳
嗽咳痰等。现代药学试验证明艾有
抗病毒、杀菌的作用，可以提高机
体的免疫能力。经常艾灸，还可以
改善人体的亚健康状态。因此又有

“寒食清明不生火，金团麻糍日子
过”一说。

寒食文化与艾
艾 鱼

我在查阅 《四明杨氏族谱》 杨
霁园先生相关资料时，留意到“沙
地”这个地名。杨霁园曾祖父杨尚
信 之 墓 ， 在 沙 地 。 族 谱 记 载 ， 尚
信，字从义，号仲怡，国学生，诰
赠奉政大夫。生乾隆三十七年，卒
道光十六年，寿 65 岁。光绪二年，
杨尚信与五位妻妾合葬“本邑沙地
石船山之麓⋯⋯有志铭及表”。杨尚
信“以赀策名国学”，赀策，犹如论
述 财 金 。 他 还 创 建 书 院 ， 创 办 祖
祠。上溯鄞州岐西杨霁园谱系，自
杨尚信父亲以上五世，或者说自明
万 历 末 期 之 后 ， 并 无 以 诗 书 显 名
者，直至杨尚信的出现。故杨尚信
为清代以来杨家文化开基立业的重
要人物。

杨尚信的第一位妻子为黄氏，
娶 自 邻 村 凤 下 溪 ， 22 岁 时 不 幸 去
世，没有生育。继娶原配黄氏的妹
妹，也不幸 33 岁而逝，育有一女。
续娶东钱湖绿野岙史氏，生育了 4
个 女 儿 。 史 氏 能 干 ， 辅 佐 丈 夫 持
家。当杨尚信创办杨氏祖祠短缺资
金时，她毅然拿出奁金补上。史氏
长命，活到 85 岁。杨尚信有 5 个女
儿，却没有儿子。杨尚信家三世独
子，他生怕无法传宗接代，于是又娶
了侧室陈氏与单氏。直到他去世前 3
年，即 62 岁时，陈氏终于生下一男杨
人慈。杨尚信一族的香火得以延续。
值得一提的是，杨尚信家庭显贵，他
的 5 个女儿都嫁给了读书人，如第 4
女适瞻岐国学生谢沛炽，第 5 女适沛
炽弟国子监典籍谢沛炤。

从杨氏族谱看，族人之墓均在
岐西村周边山上，唯独杨尚信葬于
沙地。沙地在何处？它是位于东吴
与天童之间的一个自然小村，离杨
氏住所岐西约 15 公里。查 《鄞县
志》， 1935 年 时 ， 沙 地 、 戚 家 耷 、
顾家洋、黄宾岙等村的行政区划属
东吴镇。再之前，沙地又先后属少
白乡、画龙乡。现今，沙地村已不
复存在：1958 年为建造三溪浦水库

（又称太白湖），沙地等数村淹没在
水库底下。杨尚信之墓，应该也遭
淹没。

说来也巧，当我琢磨“沙地”
时，从网上搜到徐雪英老师的一篇
散文：《躺在太白湖底的故乡》。徐
文一开头就满含感情地写道：“每当
和朋友游览太白湖时，我总是会指着
湖水自豪地告诉她们：这里是我父亲
的故乡。”紧接着第二段：“这个躺在
湖底的故乡就是沙地里，正名叫沙
地。这只是一个面积不大的山坳，四
周青山屹立，浅溪深涧飘然而来。一
条河溪如宽宽的绸带从村口绕过，哺

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沙地山民。”在徐
文对沙地环境有限的描述里，依然能
让人感到这是个山水相依、风景秀
美的小山村。沙地一带处太白山脚
下，溪水交汇，清代时，曾被称作

“三溪铺”，因有天童溪、凤下溪、
画龙溪。三溪浦水库，即汇此三溪
之水而成。

杨尚信墓原来也在岐西山上。
光绪初年其子杨人慈相中沙地石船
山 麓 的 一 块 风 水 宝 地 ， 遂 购 得 营
造，把其父改葬于此。墓距沙地村
舍多远，又在多高的山坡上，已不
可知。其形制与规模例应不会小，
而究竟怎样，也无从知晓了。

听说过“扫墓不过三代”的俗
语。作为杨尚信的第四代，杨霁园
却一直没忘记自己的曾祖父。据杨
霁园孙子现居象山的杨光型老人回
忆，他孩提时，常听大人谈起沙地
的先祖墓，以及爷爷率家人去沙地
扫墓的往事。杨霁园诗文也有记录
沙地扫墓事。某年四月间，他在一
封写给学生郑安国的信中提及：“昨
省曾王父墓石船山，因过壮孚，怜
其孤陋寡闻，茫然时事，劝其略看
报章，更烦君襄代定新闻报。”曾王
父，即曾祖父。霁园去沙地石船山扫
曾祖墓途中，到学生陈壮孚家中稍
息。壮孚为小学教师，家住少白河头，
只知埋头读书，杨霁园让学生君襄代
订报纸，要他多关心天下事。

1930 年代，杨霁园在东钱湖史
家湾教书期间，留下一首 《以前期
由钱湖抵沙地扫墓》：

野艇长循故道开，疏林疏树映
楼台。山光硬被余寒遏，诗思横冲
小雾来。

如此清晨宜欸乃，每于佳处一
徘徊。石船无恙松阴满，要与家人
馂数杯。

看来这是一个清明时节的晴朗
清晨，尚有轻寒，杨霁园雇船去沙
地 扫 墓 ， 沿 途 山 光 水 色 ， 疏 林 晨
雾 。 宜 人 的 风 景 ， 引 发 主 人 的 诗
兴。只是不知杨霁园从何处下船？
又是否缘溪而上，直达沙地？

到 石 船 山 麓 墓 前 ， 见 松 阴 满
坡，宁静如旧。拜祭仪式之后，已近
中午，杨霁园要与同行的家人“馂数
杯”了。馂，指吃剩下的食物。就是说，
带去的酒水、食物在祭过曾祖后，他
们再享用。宁波人清明上坟，必会用
麻糍、青团等作为供品。

诗中的最后两句，特别有画面
感。我仿佛看到杨霁园及家人，坐
在 沙 地 的 松 树 下 ， 陪 着 他 们 的 祖
先，抿着酒，吃着点心，轻轻说着
家常话。

沙地扫墓
卢小东

仿佛，倒退的不止阳光
还有鸟鸣，月光，和一些细碎的暖
在春天
它们曾经红润了时光
像一朵朵绯色的蓓蕾
内部流着蜜蜜的芬芳

总有些泥泞的日子啊
让时间变得缓慢
眼前的雨
反反复复地捏造
死去活来的泡影
那里，盛满了一个又一个
飘零的冬天

此时，风是沉默的
天空是沉默的
在没有局限的沉默里
春天，牵起了鸟鸣，
月光，和一些细碎的暖
并且，让一朵花踮起脚尖
轻轻，轻轻地解开了衣衫

在春天
初 颜

大唐盛世
你目睹明州城无限风光
目睹海丝之路起航
斗转星移
你历经战火 兵乱
书写了一个个传奇

春天又来了
白玉兰开得像满天的鸽子
春风拂过塔檐
风铃声声
都是对这个城市的赞美和祈祷

天封塔·白玉兰
水贵仙/摄 赵淑萍/诗

□诗 歌


